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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角是人类识解客观现实的机制之一，选择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参照点，并以此建立认知参照点
模型。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从论元引申、构式方向义等方面探讨英汉双及物构式存在差异的认知动因。研究发现：

英汉双及物构式在引申及构式义上的差异是由于英汉民族选择不同的认知视角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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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及物构式（ＮＰ１＋Ｖ＋ＮＰ２＋ＮＰ３）是语言中最具特色的句式之一，一直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几乎
所有对语言学研究产生过影响的语言学理论都把它当作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及认知语言学都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
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阐释英汉双及物构式存在差异的认知动因。

１　视角
“视角”是日常生活中使用较为频繁的一个词，如相机视角、电视视角等。“视角”在学术研究中也

频繁使用，如认知视角、功能视角等。语言学中的“视角”指人们在观察或描述某一场景时所选用的角

度，是说话人（作者）识解事件或抽象关系的方法，包括认知、感情等。选择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认

知参照点，并以此建立认知参照点模型。语言编码者选取一个视角所看到的意义可能只是整个意义的

某一方面，因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建立不同的认知参照点模型，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形式。如：

１）ａ．Ｉｗａｓｋｉｃｋｅｄｏｕｔｂｙｍｙ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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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ｙ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ｋｉｃｋｅｄｍｅｏｕｔ．
这两句的观察视角是不同的，前一句采取主观观察视角，把“Ｉ”作为认知参照点，后一句采取客观

观察视角，把“Ｍｙｌａｎｄｌｏｒｄ”作为认知参照点，从而决定了第一句采用被动结构，第二句采用主动结构。
视角的选取一般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视角的主观性在语言编码中可以从多方

面体现。如果选择时间视角，则可以用表时间的词如汉语中的现在、过去、将来等或时态标记如英语的

过去时、将来时等来表示；如果选择空间视角，则可以用表空间的词或句子来表示。如：

２）ａ．Ｔｈｅｈｉｌｌｆａｌｌｓｇｅｎｔｌｙｔｏ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ｂ．Ｔｈｅｈｉｌｌｒｉｓｅｓｇｅｎｔ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第一句中的动词 ｆａｌｌ体现说话人“由上至下”的视角，第二句中的 ｒｉｓｅ则体现说话人“由下至上”的
视角。

“视角可包含很多因素，如：（ａ）有些词语包含时间、空间等视角；（ｂ）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讲
话人可被视为没有明说的视角；（ｃ）视角还包括：视觉扫描，包括总体扫描和顺序扫描；心智扫描，有发
散型和聚合型之分、从中心向边缘看和边缘向中心看之分、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之分等。（ｄ）主观
观察和客观观察”［１］２９。根据视角理论，语言知识的概念化是语言编码者根据自己构建的认知模型来感

知体验某一场景的，选取的认知参照点不一样，感知体验的结果就会有差异，相应地语言的表达形式也

会有所不同，这种结果既可以体现在词汇上，也可以体现在语法结构上［２］。

２　英汉双及物构式论元引申的认知差异
所有的双及物构式都必定涉及三个参与者论元（施事、接受者／来源、受事）。由于双及物构式本身

具有“施事有意地把受事转移给接受者”的基本语义，所以，典型的“施事”（主语）一般是有生命的人，

典型的“接受者／来源①”一般有生命，典型的“受事”一般是客观世界的有形实体。如：
３）Ｉｗｉｌｌｇｉｖｅｙｏｕｓｏｍｅｐｅｎｃｅ．
４）你去跟那个老婆子说说，说好了，我送给你一袋子白面！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转喻所涉及的是一种“邻近”和“凸显”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关系。双及物构式的三个参与者论元都可以通过隐喻或者转喻加以引申。试看例句：
５）Ｐａｒｉｓｗ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６）夜象死一样静寂，只有守兵的脚步声与囚犯的悲号时时给静寂一些难堪的变化。

在句５）中，转喻机制起了作用。“巴黎”用来指代“法国”，由于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作为一国首都
的城市与这个国家在认知上关系最“邻近”，因此可以用“巴黎”来转指“法国”。在句６）中，隐喻机制发
挥了作用。“施事”论元“守兵的脚步声与囚犯的悲号”起到了致使“难堪的变化”成功转移给“静寂”的

作用，因为“这些例句都是一个特定的隐喻，即‘作为转移的因果事件’的实例。该隐喻含有“把在一个

实体内造成某种影响理解为将该影响（被识解为一个客体）转移给这个实体”［３］１４１。

英汉双及物构式施事、接受者的引申很相似，两者的引申范围都包括处所名词、机构名词、时间词、

自然界的实体、抽象名词等，但在受事的引申上有一个较大的区别。在英语中，许多“动作动词”可以概

念化为名词的形式出现在双及物句式中，而常用轻动词 ｇｉｖｅ充当句子的主要动词，但句子语义却主要
来自从动词派生出的名词［４］７５０。比如：

７）ＢｉｌｌｇａｖｅＭａｒｙａｋｉｓｓ．
句７）中ＮＰ２并非自然界的实体物质，而是一个动作，通过隐喻，动作实现了成功转移，与典型的双

及物构式存在相似性，从而可以接受。在汉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极少，我们通过统计带“给”的双及

物构式发现，在汉语中仅有一个这样的词———“吻”能够与之相对应，其他都没有对应的表述。如：

８）大少爷说了，下学吃午饭再给您一个ｋｉｓｓ。
９）玛力给了母亲一个冰凉的吻，扣上帽子去上工。

上述两例与英语双及物构式基本对应，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接触引发的效果，因为例８）中

７６１

①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认为，把ＮＰ２称为“接受者”比“目标”更为准确，因为该论元必须是有生的。但是，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只考虑到了英语的情况，而
在汉语中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ＮＰ１是接受者，ＮＰ２是ＮＰ３的来源。因此，我们在这里使用“接受者／来源”来表达汉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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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很明显是个英语单词，例９）来自外文的翻译。在英汉双及物构式中，这类句子激活了两个概念结
构，下面的分析以句７）为例：

概念结构１：动作者（Ｂｉｌｌ）＋动作（ｋｉｓｓ）＋对象（Ｍａｒｙ）
概念结构２：施事（Ｂｉｌｌ）＋致使动作（ｇｉｖｅ）＋接受者（Ｍａｒｙ）＋客体（ｋｉｓｓ）
句７）为什么舍弃看来更接近现实世界的ＮＰ１＋Ｖ＋ＮＰ２构式（ＢｉｌｌｋｉｓｓｅｄＭａｒｙ）而选择双及物构式

呢？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双及物构式的中心意义有关。双及物构式表达的中心意义是实现成功的转移，

ＢｉｌｌｇａｖｅＭａｒｙａｋｉｓｓ意味着Ｍａｒｙ实际上收到了“吻”。而ＮＰ１＋Ｖ＋ＮＰ２构式（ＢｉｌｌｋｉｓｓｅｄＭａｒｙ）只表示
ＮＰ１（Ｂｉｌｌ）发出了一个动作（吻），并不一定表示ＮＰ２（Ｍａｒｙ）实际上收到了那个动作（吻），因而句子 Ｂｉｌｌ
ｋｉｓｓｅｄＭａｒｙ，ｂｕｔＭａｒｙｔｕｒｎｅｄｈｅｒｈｅａｄａｗａ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为，英汉双及物构式受事引申之间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英汉民族的概念化方式有所不同。

在句７）中，英语把“ｋｉｓｓ”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概念化，把这个动作概念化成为名词，从而能够通过隐喻
象典型的受事一样进行转移。试比较：

１０）ＪｏｈｎｇａｖｅＢｏｂａｋｉｃｋ．
１１）Ｈｅｋｉｃｋｅｄｔｈ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上述两句选择的概念化视角不一样，句１０）选择的是静止远距视点，说话者注意的是整个事件，因
而动词实现了名词化。句１１）选择的是运动近距视点，说话者注意的是事件局部，因而动词没有名
词化。

在汉语双及物构式中，受事的概念化视角倾向于选择运动近距视点，因而没有把这类动作概念化为

名词形式，从而无法像有形实体一样传递，这就与典型的受事没有相似性，所以无法进行成功映射，因此

“Ｊｏｈｎ给了Ｂｏｂ一踢”这样的句子不合法。但是，汉语双及物构式有其独特的概念化视角，要么选择动
作所借助的“工具”来加以表达，如“藏在黑影儿里给我一砖”、“拦头给他一杠子”等，要么选择动作的

具体接受部位来加以表达，如“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等。

３　英汉双及物构式义的认知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密切相关。一种语法结构的形成，也是创造

者们从归纳总结中抽象出来的。语法结构的概念化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个场景是否需要概念化为语

法结构必然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当某一个对人们事关重要的场景多次发生，人们就倾向于用一

个概念结构把这种情景程式化地凝固下来，作为用语言的形式来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结果。“经验告

诉我们，‘给予’是人类自身相互交流和同大自然交流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克服时空阻隔实现交流的

重要方式是‘给予’，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的给予、现时的和非现时的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给予、自觉

的和非自觉的给予、物质的和思维成果的给予、现实的和观念上的给予等等”［５］。“给予”的另一面是

“取得”，因为从一方来看是“给予”，从另一方来看就是“取得”了，因而“取得”也必然是人类自身相互

交流和同大自然交流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作为对“给予”与“取得”场景的语言把握，双及物构式也就

应运而生了。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认为双及物构式所表达的基本语义是 “施事者的行为致使客体向接受者成功转移”。客
体向接受者的成功转移必定涉及到转移的力量与方向，现实世界的方向有很多种，但在语言编码上一般

只有两种，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双及物构式的这种转移义体现在语言方向中，要么是从左至右，要么

是从右至左，我们把从左至右看做是“给予”义，把从右至左看做是“取得”义。例如：

１２）Ｓｈｅｉｓｋｎｉｔｔｉｎｇ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ｓｗｅａｔｅｒ．（给予义）
１３）田震买了杨海潮另一首曾多次被退稿的歌《干杯，朋友》。（取得义）

英汉双及物构式中都有“给予义”，两者“给予义”都占优势。为了了解这种情况，我们调查了英汉

双及物构式中“ｇｉｖｅ”／“给”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英汉双及物构式中动词“ｇｉｖｅ”／“给”的使用频率

ｇｉｖｅ 给

在双及物构式中占比 ９５．３％ ８４．９％

在所有带这个词的句子中占比 ４３．８％ ４４．４％

８６１



第１８卷 成祖堰：英汉双及物构式差异的认知解读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给”这个词在英汉双及物构式中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其他词，且在所有带
“给”的句子中占了几乎一半的比例。

但是英语双及物构式的构式方向义比较单一，“给予义”占压倒性优势，缺乏“取得义”，甚至连没有

“给予义”的动词及具有“取得义”的动词进入双及物构式后也必须理解为“给予义”。例如：

１４）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ｂａｋｅｄｈｉｍａｃａｋｅ．（给予义）
１５）Ｊｏｈｎｂｏｕｇｈｔｈｉｍａｂｏｏｋ．（给予义）

而汉语则很特殊，虽然“给予义”占大多数，但“取得义”也十分普遍，甚至有时一句话兼有“给予

义”和“取得义”。如：

１６）老顾租了韩老六家五垧地。（兼有“给予义”及“取得义”）
１７）那天你是不是借了我一片迷叶？（兼有“给予义”及“取得义”）

英汉双及物构式的这种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对同一场景概念化的差异。英语双及物构式所表达的

语义是对动作者－动作－对象、施事 －致使（转移）－受事 －接受者语义关系的概念化。通过隐喻，这
个概念可以进行延伸。如下图１所示：

图１　英语双及物构式语义关系图

在描述客体的成功转移这个场景时，语言编码者一般会选择一个特定的视角，并随之选择相关语法

结构。比如说“买卖”这个场景，涉及到诸如购买者、销售者、商品、钱等参与者角色，如图２所示：

图２　买卖场景参与者关系图

如果说话人选取的是购买者作为认知参照点，就会将购买者、货物（钱）及销售商纳入视角，在语言

表达中使用动词“买”或“付”，若将出售者作为认知参照点，就会将出售者、货物（钱）和购买者纳入视

角，在语言表达中使用动词“卖”或“收”。英语双及物构式倾向于选择“施事”（给予者）作为认知参照

点，从而把“施事”放在句子中最凸显的主语位置，把受事、接受者看作是整个事件的背景，这种观察方

式必然决定了其构式方向义必须理解为“给予义”，如图３所示：
随着英语民族选择“施事”（给予者）作为观察视角的持续概念化，这种结构的语义逐渐固定下来，

导致没有“给予义”的动词及具有“取得义”的动词进入双及物构式后也必须理解为“给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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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语采取的并不是单一的观察视角。汉民族在描述“给予”和“取得”场景时，说话人有时选择

“给予”视角，有时选择“取得”视角。有的情况下，汉语选择“施事”作为观察视角，同英语一样，把“施

事”放在句子中最凸显的主语位置，把受事、接受者看作是整个事件的背景，其构式方向义必须理解为

“给予义”。有的情况下，汉语选择“接受者”作为观察视角，把“接受者”放在句子中最凸显的主语位

置，把受事、来源看作是整个事件的背景，其构式方向义必须理解为“取得义”。如下图４所示：

图３　施事者视角构式 图４　接受者视角构式

汉语同一句话兼有“给予义”和“取得义”的存在更好地证明了汉语编码者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如

借、租等词构成的双及物构式，既可以理解为选择“施事”作为观察视角，又可以理解为选择“接受者”作

为观察视角，从而导致了构式歧义，需要用具体语境来加以明确。

实际上，这种把相互矛盾的两种视角概念化到一种语言结构上的情况在英汉语言中都是很普遍的，

如英语中的ｓ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ｂｙ、ｌｏｏｋｔｈｒｏｕｇｈ等词，汉语中的租、借等词，都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义项。例如：
１８）Ｈｉｓｍｏｔｈ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ｄｈｉｓｆａｃｅｔｏｓｅｅｉｆｈｅｗａｓｔ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ｔｈ．（细看；审视）
１９）ＩｓｃａｎｎｅｄＴｉｍ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ｗｈｉｌｅｗａｉｔ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ｉｃｅ．（粗略地看；浏览）
２０）Ｈｏｗｃａｎｙｏｕｓｔａｎｄｂｙａｎｄｌｅｔｈｉｍｔｒｅａｔｈｉｓｄｏｇｌｉｋｅｔｈａｔ？（旁观）
２１）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ｂｙｙｏｕ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ｈａｐｐｅｎｓ．（支持）

就双及物构式而言，汉语把相互矛盾的两种视角概念化到这种语法结构中，英语却没有，这似乎与

英语语言系统有关。英语重视逻辑跟形式，因而在句法上极力避免相互矛盾；而汉语重意义，本身具有

一定的模糊性。汉语对双及物构式的概念化是成系统的、有规律的，它不区别客体移动的方向，把转移

这个事件用相互矛盾的视角进行概念化，汉民族采取的这种包容的观察视角导致了汉语双及物构式概

念化程度低于英语双及物构式。英语双及物构式采取的是“给予”的认知视角，构式意义整体概念化为

“给予”义；汉语双及物构式采取的是“给予”和“取得”的认知视角，把相互矛盾而又紧密联系的事物概

念化为一个整体，因而汉语双及物构式既有“给予”义，又有“取得”义也就是必然的了。

４　结语
在客观世界、认知能力、语言系统中，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系统是相对稳定的，而认知能力

最为活跃，英汉双及物构式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英汉民族对于同一个场景选择了不同的概念化视角。

至于语言系统对英汉双及物构式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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